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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疗愈力量：论 J.C.欧茨小说中自然环境对创伤的见

证、容纳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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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后简化为欧茨）的小说深刻揭示了自然环境见证、容纳与转化的三重功能。本文

从动态的“道德场域”，动物意象，母性自然隐喻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述，剖析欧茨构建的独特生态疗愈诗学：自

然环境不仅是人类创伤的沉默载体，更是通过互动激活生物主体内在复原的能动性，于自然母性怀抱中实现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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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疗愈的书写，在文学传统的长河中绵延不绝，

随时代思潮的变化其内涵也在不断地深化更新。面对工

业革命的异化与理性主义的束缚，自然在浪漫主义时期，

被誉为“精神避难所”，无论是华兹华斯笔下的湖光山

色还是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的哲思，自然皆被视为心灵净

化、本真回归的理想之场。20世纪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

一大批学者将自然疗愈从个体精神的维度延伸至伦理

关系。强调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类的“生命共同体”的利

奥波德“大地伦理”，不仅赋予自然疗愈以抚慰创伤的

疗愈功能同时强调其唤醒人类对“他者”道德责任的作

用。而阿特伍德通过小说中展示的荒野对女性主体重塑，

“非压迫性他者”的解放潜能被附加于自然。然而无论

是广度的延展还是深度的掘进，“自我救赎”与“生态

共生”是自然疗愈一以贯之的传统。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作为心理现实主义的杰出代

表之一，突破了自然疗愈的传统书写范式，从动态的“道

德场域”、动物意象以及母性自然隐喻三个角度形成自

己独有的自然疗愈诗学。 在欧茨的笔下，自然是承载

了生态伦理的“道德场域”，她让河流的呜咽、森林的

呼吸都成为创伤记忆的载体，从而使传统意义上自然环

境作为静态的背景和单纯的审美对象转化为创伤叙事

的核心，伦理的反思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得以实现。

而像受伤的鹿、孤独的雁这种动物意象的介入，使创伤

主体的身份认同以“跨物种共情”的方式得以重构，这

就模糊了人类与非人类的边界。大地、河流的“滋养-

包容”双重性的母性自然隐喻则为创伤者提供从“自我

封闭”到“重新联结”的过渡性空间。

1 创伤、自然与疗愈

创伤、自然与疗愈是文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中的三

个紧密相连而又有着深远意义且彼此交融的三角关系，

三者的交互既是遭受创伤后人类心灵复杂关系的反应，

同时也表明人类精神修复过程中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环。

心理创伤这一术语最早在 19 世纪末由德国神经

学家阿尔贝特·尤林博格（Albert Eulenburg）提出，

用以从心理学角度描述负面生活事件对中枢神经系统

功能造成的影响。当代心理创伤学的奠基人，德国心理

学家戈特弗里德·费舍尔（Gottfried Fischer）和彼

得·里德瑟（Peter Riedesser）给出一次相当有意义

的扩展：心理创伤被界说为“一种关乎生存的，以个体

防御能力与负面情境因素博弈失利为特征的经验，常伴

有无助感、弃绝感和内在与外在自我关系的持续性紊

乱”。由此可见，人类心灵遭受的重大打击及其后续影

响是创伤理论的核心所在。

自然环境能以温和而持久的方式抚慰受伤的心灵，

是具有治愈功能的神奇力量，因此自然疗愈是一种有效

且独特的修复创伤途径。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人类是

自然这个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与自然万物相

互依存、相互影响。个体在身处自然之中时，通过与大

自然的链接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大自然中的生机与和

谐使个体得以摆脱因创伤带来的无助感、弃绝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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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作为自然疗愈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动物的纯真、

无邪和对生命的热爱的书写，激发个体的同情心和责任

感，能够唤起人类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从而缓解创

伤带来的痛苦。翠绿的树叶、潺潺的流水、清新的花香

这些自然中的色彩、声音、气息等元素，可以对人的感

官产生刺激，从而促进身心的放松和恢复以此来调节神

经系统，达成自然对个体的疗愈功效。

在文学作品中，大地往往被比作母亲，河流则被视

为生命的乳汁。自然总是会被赋予母性的特质。母性包

容、滋养和保护的特质赋予她宽广的胸怀、无条件的爱，

所以创伤者可以在母性的环抱中得以接纳，获得滋养、

支持和重新成长的力量与勇气，因此能放下防备，敞开

心扉，让内心的痛苦得以释放和宣泄，母性自然的隐喻

进一步深化了自然疗愈的内涵。创伤、自然与疗愈构成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创伤理论为理解人类心灵

的伤痛提供了理论基础，自然疗愈为创伤的修复提供有

效途径，而母性自然的隐喻则为这一修复过程赋予了温

暖而深刻的情感内涵。

2 欧茨小说中的自然疗愈

2.1 动态的“道德场域”：自然作为创伤的“见证

者”与“容器”

自然作为创伤见证者，扮演着动态角色，它以物质

性承载记忆。欧茨的作品中，自然被视为对抗社会暴力

的“道德避难所”。《人间乐园》中的卡莱拉，母亲早逝

使她失去情感归属，幼年的流离使她成为社会的弱势群

体——生活贫穷，饱受社会歧视。她“坐着大篷车四处

流浪”，大篷车的移动性恰似她漂泊无依的命运。父亲

对其暴力的伤害促使她与劳瑞私奔，可劳瑞却在她怀孕

和举目无亲的状况下遗弃了她。从小生长在乡村的卡莱

拉与自然有一种不解之缘，她对自然环境有着天生的热

爱，自然是她情感与经历的见证者。“她就象一朵找寻

太阳的花，幸运的是：太阳恰好就在头顶，她就是一朵

被里维尔的温暖照耀的花儿。”在卡莱拉得到里维尔照

顾，摆脱困境后，渴望新生的她在自然中获得精神力量。

阳光的温暖和心理慰藉消解了她的“被抛弃感”。在自

然中，创伤记忆转化为对生命的重新认知，“自我”也

得以重构，实现了双重治愈。欧茨笔下人与自然的互动

不是单向的征服或被动的适应，她让自然以独特的方式

见证人物的经历，容纳着他们的情感，将自然构建为一

个充满张力的“道德场域”。

自然见证着人类的生活轨迹，承载着他们的喜怒哀

乐，当自然成为个体创伤与美好的共同“容器”时，就

完成了从“见证者”向“容器”的转化。《大瀑布》中，

“永远下着雨的森林”是阿莉亚被父母禁锢的压抑环境

体现但也是唯一链接外界的窗口，雨滴敲打玻璃的节奏

呼应父母的争吵声，这些自然意象的展现，使创伤记忆

以“场景化”的方式凝固在主体意识之中。当阿莉亚再

次接近瀑布时，个体在自然的宏大尺度中的渺小形成鲜

明的对比，促使她跳出自我中心的视角，在更为广阔的

生命循环中理解丈夫的过世。此时瀑布作为“容器”即

是对创伤记忆的接纳，更是以其生生不息的流动性，暗

示生命的坚韧与不屈，昭示着创伤并非终点而是自我转

变、开启新历程的起点。“这里光芒四射、隆隆轰鸣、

错乱疯狂。这里,你所有的动脉、静脉,所有细微之处最

精确完美的神经都在一瞬间癫狂了。你赖以栖息的寓所,

大脑——也是你的储藏室之一,将被碾碎为化学成分：

脑细胞、分子和原子。”欧茨通过对瀑布的描绘，重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诚如泰勒指出的：一种行为是否

正确,一种品质在道德上是否良善,取决于它们是否体

现了尊重自然这一道德态度”。自然疗愈不仅是个体的

精神需求，更是道德进步的必然要求。

2.2 动物意象：他者伦理的镜像与自我投射

美国著名动物伦理学家汤姆·雷根认为“由于所有

拥有天赋价值的生命的主体都拥有被尊重的平等权利,

因而动物和人一样都拥有被尊重对待的平等权利”动物

意象是理解欧茨小说中自然疗愈的重要因素。欧茨以

“跨物种共情”实践的书写策略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理论呼应——动物意象是人类潜意识中原始生命力的

象征，如《我们是穆尔维尼一家》中的裘德和柯琳及《伤

心布鲁斯》中的哈特坚决抵制狩猎，呼吁给予动物生存

权；《人间乐园》中斯万对动物的强烈爱心和道德感。

这种书写既是对人类过度征服自然、漠视生命这一精神

创伤的反思与抗争，也是对人类的提醒：疗愈始于对“他

者”生命的承认。

动物作为独立主体性的“他者”，在与人类的互动

中，折射出人类精神的创伤与救赎。

《中年》里卡米拉的丈夫与她貌合神离，婚姻的不

幸使她倍感孤独，当经常给予她精神安慰的好友亚当离

世后，她更是感受到生活的索然无味，偶然间收留了同

样失去主人——亚当的狗，后一发不可收拾地收留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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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在与流浪狗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她完成了跨物

种的情感联结，狗作为“心灵伙伴”与卡米拉的互动中

以独立主体性的“他者”，映照出卡米拉精神世界的隐

秘创伤。狗的陪伴使卡米拉重拾温暖与希望，实现了精

神创伤的治愈。动物与人类的共生关系是更为深刻的疗

愈。《妈妈走了》中，母亲收养的流浪狗“布朗尼”曾

被前主人虐待，它最初的警惕正是家庭成员创伤后封闭

心灵的镜像。布朗尼从恐惧到依赖与母亲从孤独到接纳，

两者同步完成治愈。证明自然的疗愈是双向的——人类

在拯救动物的同时，也在拯救自己被异化的灵魂。

2.3 母性自然隐喻：包容、滋养与再生的终极象征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联系密切，互相

依赖，主张建立一个男性、女性与自然和谐平等的社会。

母性隐喻在欧茨对自然的书写中贯穿始终，在欧茨的笔

下，自然是精神母体。在《掘墓人的女儿》中瑞贝卡作

为“掘墓人的女儿”，其身份耻辱感与土地被犁开、河

流被污染的自然污名化过程形成精神同构，体现了自然

与女性的深层共鸣。《大瀑布》中，尼亚加拉大瀑布被

赋予“有生命、有灵魂”的神性。大瀑布的水流从高空

坠落，化作水珠与白雾，在阳光下形成彩虹，最终奔向

谷底，瀑布的永恒流动象征母性的生命律动。被砍伐的

森林重新抽芽是自然再生能力的体现，阿莉亚在瀑布边

的释怀也预示着新生的开始，本质上都是回归母性怀抱

的精神仪式，暗示母性自然的包容与治愈力量。

《人间乐园》中母性自然的疗愈则更为复杂。欧茨

通过河流污染、动物灭绝的描述展现自然生态的恶化，

也暗含人类对母性自然背叛而导致精神荒芜。然而小说

结尾处，欧茨给予了意料之中也属意料之外的反转，一

群孩子在污染的河岸边种植树苗，这无疑是绝境中的新

生，象征着人类对母性自然的重新忏悔与自新。毫无疑

问，欧茨传递了一个核心的信念：人类对母性身体的尊

重与呵护是自然疗愈的开始，而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精

神再生的起点。

3 结语

动态“道德场域”中的伦理实践、动物意象中他者

的对话与母性自然隐喻中的包容-滋养的三重变奏曲构

建了欧茨小说中的自然疗愈。相比于把自然简化为静态

化的背景和审美对象，她自然作为“道德场域”“生命

镜像”与“精神母体”多维的角色，通过更为复杂的叙

事策略展现出来。在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人类面

临生态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复杂背景下，

通过与自然的深度伦理互动，认可动物的主体性，

回归自然母性的滋养，是人类与世界重建和谐关系，完

成自然与人的同步救赎、治愈创伤的唯一途径。欧茨以

其文学实践为这种途径提供了可能。直面创伤。在自然

母性的怀抱中完成自我的重新定义，这不是对现实的逃

避，而是行之有效的疗愈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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